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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雪人

不一会，雪人已堆好
它站在寒风中
像披着银亮铠甲的超级英雄
你捏着雪团
给它添上一双眼睛
对视着，忽然
你害羞地咯咯笑着
扑在我怀里
抱住我
一岁多柔软的小身体
和爽朗的笑声
让这个世界瞬间温暖
让冬天
多了一个童话

倾听雪的声音

沙、沙、沙
洁白的世界是天籁之音
精灵般跳跃
你着迷般倾听
这飞舞的音符
一边追一边喊

追着冬天的童趣
喊出心中敞开的花朵
小孙女啊
你和雪花一样
纯洁，坦诚，天真
雪地上
留下一串串小小的脚印
还有身后
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一场雪后就是春

眼花缭乱的花园
雪沫沾着碎光
拂过稚嫩的脸颊
你伸出小手，尽情地
抓飞舞的雪花
抓纯净的时光

在柔软雪白的世界
你不停地翻找
小手扒啊扒
扒开雪，湿润的泥土里
枯草冒出的新芽
正透过雪光散发着微香

我总是绕远。
在酒埠江下了高速，回老家祠堂前有两

条路，到了分岔路口，我总习惯方向盘往左
打，拐上经过官田的那条路。

当然，这不是因为这条路地势低，一路贴
着酒仙湖走，风景好，也不是因为沿途农家乐
多，热闹。我绕远，只因为这条路穿过官田——
小时候总想，到了官田，外婆家就到了；外婆家
到了，就能看看酒仙湖里的碉堡了。

一
这座碉堡建于193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官田是湘东重

镇，挨着莲花、茶陵。攸县苏区建立后，为围堵
红军，国民党政府修了两座碉堡、几百米战
壕，这碉堡就是那时留下的。1960年酒仙湖建
成，碉堡便“泡”在湖里面了。

传言说，碉堡四周死过不少人，阴气重，
吓得大家不敢靠近，我们只敢站在几百米外
远远“望”。它蹲在水里，像座沉默的黑塔，除
了模糊的轮廓，什么也看不清。

碉堡，我“看”过很多次，但总觉得不够，
老想站到对面的湖岸上，凑近了看个仔细
——不为别的，只为能在伙伴面前“装逼”。

山里的孩子，村子就是他的全部天地，外
婆家就是最远的远方。一把铁丝弯的枪、一本
卷边的小人书，甚至一个苹果，都是能向伙伴
显摆的资本，享受那被围着、羡慕的目光。

那会儿，碉堡只在电影里见过，祠堂前的孩
子很少见过实物。要是能近距离看看，知晓它的
子丑寅卯，在伙伴们眼里就是见过世面的人，他
们就会围着我，甚至巴结我，听我讲碉堡的故事
——这可比有玩具枪、小人书带劲得多。

去外婆家不容易，得翻山越岭，还要“穿越”
酒仙湖。一趟下来，像经历一次小小“长征”。

那时环湖公路还没修，“穿越”酒仙湖要
靠“汽划子”摆渡。“汽划子”吨位小，走得慢，
一路喘着粗气，像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去外婆家，妈妈总会带一个孩子，家里孩
子多，带谁？妈妈先丢出一句话试探：“明日我
去外婆屋，你们要记得把猪崽子喂饱哦。”

妈妈话里话外没指明带谁去，但又明明
白白地点明了会带谁去：五姊妹中，我最小，
我可喂不了猪呀。

姐姐们不死心，争着喊：“带我去！带我
去！”胳膊举得老高，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可最
后被妈妈牵着手出门的，总是我。妈妈说：“他
还小，离不得我。”

这样的理由粗暴得不讲道理。
起初姐姐们还争，后来彻底明白，她们学

会了撇嘴，假装不在意，可等妈妈和我出了
门，她们的眼睛就眨巴眨巴跟着我们背影，一
直跟到路拐了弯。

二
赶“汽划子”，得先走七八里山路。路凹凸不

平，曲曲弯弯，藏在山影里，凉飕飕的。我不怕走
路，就怕两边黑林子里突然蹿出什么鬼怪。要是
林子里忽然响起枯木掉落声，也能吓得我惊叫。
妈妈怕吓着我，一路攥紧我的手，一刻不松。

到码头时，妈妈和我已气喘吁吁。还好，
“汽划子”也才靠岸。

上船后，妈妈不让我在船头逗留。船头风
高浪急，她总不由分说地牵着我，穿过甲板上
的熙攘人群，径直走进昏暗的船舱。

妈妈寻个位子静静坐下，我趴在她肩头，
目光越过船舷，一眨不眨地凝望前方。

酒仙湖水面开阔，闪着墨绿色，像一块蓝
底白花的夏布翻涌在山间。

妈妈的目光投得很远，深深的，像是要穿
过这片浩渺的水，直接落到对岸的家。

“妈妈，看！碉堡……”
当那个灰黑、圆墩墩的轮廓从远处青山一

角探出头来，我就手指前方，兴奋地喊起来。
碉堡是酒仙湖上的航标，也是官田的无

字路牌。看见碉堡，官田就不远了；官田到了，
外婆家就到了。

外婆家窝在官田的一个山坳里，叫双木
冲。下了“汽划子”，爬个小山丘，再下一段长
陡坡，走到第二户，那门楣矮矮、木色发黄的，
就是外婆家。

双木冲就像它的名字，四面都是长满密树
的山，阳光只能从叶缝里漏下来。这里又小又
静，左邻右舍共六户，稀稀拉拉撒在山坳里，鸡
鸣狗吠传过来，都带着空荡荡的回音。

在这山坳里，出行十分不便，买油秤盐扯布
这些平常事，都得攒到一起，再跑到山外镇上去。

作为孩子，我不关心柴米油盐，只关心玩。

说到玩，外婆家比不过祠堂前。
祠堂前是个大村子，供销社、食品站、圩

场都在这儿，卫生院、中学、农机站也离得不
远。围着谢家祠堂，高高低低住着四五十户，
二百多口人，细伢子尤其多，和我同辈的就有
二十多个。你想想这村子，该是要多好玩有多
好玩，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一想到外婆家的冷清，我心里就矛盾：一方
面很想跟妈妈去，另一方面又不想多住。心里仿
佛有两个小人打架，一个喊吃墨李姜糖，一个嚷

“玩打仗”“踢盘子”。妈妈对我摸得精准，出发前
总跟我讲好：住两天，不能反悔，不能吵。

结果呢，往往住一天，我就开始吵着回
家。尤其晚上，冷清、漆黑的双木冲更让我归
心似箭。可隔山隔水的，哪能说回就回？我可
不管，只管哭，只管闹。

这样的事多了，外婆见妈妈又带我来，劈
头就是一句：“哎呀，你何事又带他来啰。”妈妈
只能不好意思地苦笑，把我往身后藏了藏。

那天晚上，我那“回家”的闹剧又准时开
演。先哼哼唧唧，继而号啕大哭，大家轮番上
阵，都哄不好。舅舅连夜做了个弹弓放枕头
边，没用。外婆吓唬我，说老鼠来了，咬人，我
把头埋进被子，哭得更凶。

最后，常常是妈妈、外婆和我三个人都没
法睡。舅舅让表姐表哥们配合，把床板弄得

“嘎吱”响，又发出类似野兽的低吼声。妈妈故
意发颤说：“哎呀，老虎来了，莫作声……”我
吓得屏住呼吸，把妈妈抱得死死的。可恐惧过
去，那想家的蛮劲又上来了，蹬被子，扯妈妈
头发，闹个不停。

忽然，妈妈像下了个大决心，贴着我脸
说：“莫吵了，明天带你去看碉堡，走近看，让
你看个仔细。”

这句话像一道魔咒，立马止住了我的哭闹。

三
妈妈没骗我，吃完早饭，她就攥着我出了门。
翻过一道土坡，放眼一望，山脚下的酒仙

湖笼在一片薄雾里，静静漾着波纹。
终于来到离碉堡只有十来米的湖岸，我

挣开妈妈的手，又蹦又跳，眼睛直勾勾盯着碉
堡，满脑子就一个念头：可算看真切了！

碉堡比我想的要大，像是从水里长出来
的，下半截浸在湖水里，沾着碎渣；上半截是
黑灰色墙头，露出几道歪扭裂缝，几根树藤稀
稀拉拉爬在墙面，墙上的射击孔黑乎乎的，活
像外婆深邃的小眼睛。

妈妈告诉我：“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在这里
打了几次大仗，好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碉堡
的枪口下……你看，墙上那坑坑洼洼掉了皮
的地方，就是子弹打的。”

“妈，那为啥不把它炸了呀？留着它干啥？
它可害死了好多红军呀。”我仰起脸不解地问。

妈妈轻轻摸摸我的脸，认真地说：“这碉堡
可不能炸，它洒满了红军战士的血，见证了咱
们的胜利……是勇敢的丰碑，胜利的丰碑呢。”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望着碉堡上那些
深浅不一的枪痕，想起妈妈说的故事，不由自
主挺直小身板，学着电影里潘冬子的样子，对
着湖中碉堡，认认真真敬了一个礼。

风从湖面吹来，仿佛带来了红军战士们
冲锋的身影：他们有的举着步枪，稳稳对准碉
堡射击；有的拼尽全力，把手榴弹一颗颗投向
碉堡；有的扛着炸药包，匍匐前行，塞进碉堡
缺口……这一幕幕清晰得像在眼前，就这样
跟着风，深深映进了心里。

四
最后一次看碉堡，是1985年，我在攸县三

中读高二。一个周末，我约上同学，从酒仙湖
大坝乘“汽划子”去官田，特意带他看这旧迹。
那时的碉堡早已不复旧貌，三分之二的墙体
垮塌，大片滑进深水，只剩下些嶙峋的乱石
堆，半淹在浑浊的湖水中。

之后几年，湖水仍日复一日啃噬着碉堡
残存的骨架。到1989年，最后那点痕迹，彻底
沉入了幽深水底。

表哥告诉我碉堡垮塌的消息时，我已参
加工作。听到这话那一刻，心里忍不住“咯噔”
一下。毕竟，那座灰蒙蒙、沉默矗立的碉堡，曾
装满我童年的遐思，深藏着对官田、对外婆一
家的念兹在兹的依恋，更承载着对红军、对老
一辈革命先烈的无限敬意。

虽然，碉堡永远沉进了酒仙湖深处，连像
样的告别也没有，但它深深刻进我脑海里，与
那些伴随我成长的遐思、念想、敬意一起，立
成了一道永不坍塌的风景。

长脚的预制板
唐定伟

虎大王一肚子的憋屈。他感
觉，有人将土动到太岁头上来了！

虎大王原名王大虎。长得虎
背熊腰重吨位，说话声如洪钟、似
虎啸。据说，年轻时，曾是江湖上
响当当的大哥大。只是他常年在
外，乡邻们无法见识。不惑后，在
和昨天告别的金盆洗手仪式上，
当场用牙叼起百斤重的水泥袋，
前后晃了三下，算是让左邻右舍
开了眼界。从那一刻起，虎大王的
外号就叫开了。以至于后来，大王
乡的乡里乡亲，不少人只知虎大
王，不知王大虎。

再后来，人们才明白，虎大王
唱那么一出，除显摆外，重在敲山
震虎，为自己回乡创业做铺垫。

最先，虎大王只是怀疑预制
板失窃。直到有天收工，他刻意留
了个心眼，才发现真少了两块预
制板。难不成预制板会长脚，飞出
去？他还是有些不敢信，毕竟，他
的威名在此，贼从未光顾过。但事
实又摆在那，真丢了两块小板。

他想到了报警。不过，只是一
念闪过，就自我否决了。他觉得报
警丢人，决定当回探长。

他来到预制场，将预制板被盗
的前后进行了复盘。半个月，十来块
板，分三次丢，说明来者胆小怕事，
想蚕食，自用可能性大；丢的是小
板，说明盖房者不是个有钱的主，盖
的是小房子；无新的车辙印，说明没
有动用拖拉机或者小货车……思来
想去，所有的推理都能成立，唯独场
内的两个大小和深浅不一的新增脚
印，怎么想都弄不明白。

虎大王要捉现场。他连续守
夜三天至零点，毛贼影子都没见
着。他有些沮丧，又不愿半途而废。
直觉告诉他，毛贼一定还会再来，
只是在观望试探。

第四天后半夜，借着微弱的
月光，蹑手蹑脚开展巡夜的虎大
王，终于等来了久违的场内动静。

虎大王继续躲在暗处，远远
地注视着。朦胧的月光下，一男一
女轻手轻脚地走向预制板垛。

他不会给对方任何狡辩机
会，必须是十拿九稳的捉贼捉赃。
终于，火候到了，对方开始挪动叠
放的预制板。

虎大王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
去，大喝一声，守你多时了，敢偷
我的预制板，看你怎么搞！

显然，从天而降的大喝，把
对方吓得不轻。尤其是男人，更
显惊魂未定。若不是女人眼明手

快，搀扶及时，男人恐怕会当场
瘫软在地。

对……对不起，虎大王，我家
房子要倒了，想盖几间小楼房，买
板不起，男人有些结结巴巴。

男人这么一讲，虎大王更加来
气，买不起就偷，什么逻辑？你讲，
怎么处理？送派出所，让你坐班房！

别，我求你啦，千万别报派出
所！我不能去坐班房。我进去了，
老婆孩子没法活。要不我把板给
你背回来吧。男人满脸央求。

咦，不说把板背回来，我倒是
忘了，你的同伙在哪？

我没同伙，就我和我堂客两
个人。

不老实，骗人的鬼话，两个人
怎么把板背走，你这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成心想坐班房呀！

虎大王，真没说假话，就是我
们两口子。男人满脸忠诚地回答。

虎大王一惊，自己力气大，也
就能搬起三百斤的东西。虽说小板
没大板重，怎么说也得有四五百斤
吧。就眼前这个身材瘦削的男人和
女人，能背走预制板，鬼话连篇。

这样吧，如果你们两人，背走
预制板，之前的板，我不要了，再送
你整栋楼房的板，怎么样？不过，话
说回来，你们两个背不走，要么送
班房，要么双倍赔偿我的板。

男人满脸狐疑地问道，你说
话算数？我先申明，要我堂客帮我
上肩，可以不？

见男人说一个人背走，虎大王
更来了兴趣。行，成交。他的语气非
常肯定。

男人和女人一道，从预制板
垛上缓缓取下一块，小心翼翼竖
立。男人走到预制板中央，半蹲。
女人配合着男人，慢慢放平预制
板。随着“起”的一声，男人和女人
一同使力，预制板已经上肩。男人
大步流星地走了几步，又慢慢将
预制板放下。

整个动作是那么行云流水。
虎大王看呆了。

虎大王，你刚才说过的话，作
数不？我还要三十块板。如果你不
作数，就请你别报警，行不？男人
有些不信虎大王的承诺。

笑话，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什
么时候说话不作数了。面对男人的
问询，虎大王仍旧没有回过神来。

不愧是江湖大哥虎大王！我
五天内把板背走。说完，男人怯生
生地朝虎大王打了个拱手，再次背
起板，消失在如水的月色中。

离过年还有一个来月，不少
发烧友已按捺不住吆喝杀年猪，
摆杀猪宴，这有点像某些跟风
族，在元旦前个把星期加急推出
新年献词，略显淡定不足，炒作
有余。

老家农村杀年猪，至少要过
完小年，多数人家是过年前一两
天，才会磨刀霍霍问候“二师
兄”。这与早些年的境况有关，那
时农村家庭没得冰箱，倘若活猪
早早宰杀分割成块，只能撒几把
大颗粒砂盐，放在缸里腌着，待
到过年团圆饭和正月待客，损了
一口鲜。

老斗古是组上响当当的屠
夫，瘦，精，嗓门亮，手劲狠，每到
过年前几天，需排班，四十几户
人家，二三十头猪，都等着老斗
古收拾拿下。

一旦讲定时间，老斗古会
交代主家屋里女人，头天晚上
停止喂食，顶多打发一盆洗锅
水，便于清肠。“二师兄”也是命
苦的种，自出生那天起，一眼望
得见年尾末日，连最后一顿猪
草，都被取消，或许是早已知晓
命运长短，所以有生之时，从不
嫌弃红薯藤、豆腐渣、水浮莲、
烂菜叶的粗糙，吃好睡好，拒绝
焦虑，你减肥它增重，以白富美
姿态走到底。

尖刀、铁钩、砍刀，是老斗古
的三件套，用一块油腻包浆的粗
麻布裹着。老斗古踏着长筒雨
鞋，咚咚咚从身边走过，一股猪
骚味弥漫开来，屁股后面跟着一
条吃百家肉的狮毛狗，人要干
活，狗只管围观，边角余料，碎骨
下水，生熟通吃。所以，狗比人还
壮实溜光。

要捉住一头两三百斤的肥
猪，是力气活，亦是技术活。老
斗古钩猪头，另需 3 个大汉配
合，一人提猪尾巴，使之失去重
心，两人居中抬杠，上案板。别
以为猪很笨，你要白刀子进红
刀子出，食其肉，它岂能甘愿下
锅上碗，化作灶头腊肉、竹篙香
肠、火锅主料，除了嗷嗷叫嚣，
定当本能地拼死反击，极端的，
还会上演漫山遍野追猪跑、甚
至猪上树的大戏。老斗古先有
交代，抬杠的扁担，得用光面使
力，免得划出红印，使猪肉失去
看相。网络上喊得热乎的按猪
一说，其实不能随便下手使蛮
劲的，得按其腰背肥膘，切忌想
当然按猪脚，以免被踢个四仰
八叉。

位置选在堂屋中央，主人早
早地打扫，腾空，点香，几张高脚
凳，一张门板，拼接成案台，气氛
庄重。老斗古行事有讲究，挥刀
朝天举三下，口里念念有词，祈
愿压惊。主人家烧血纸，放鞭炮，
以示对生灵的敬畏，对丰收的
庆贺，对上苍赐馔的感恩，也有
祭祀先祖告慰神灵的意味。

男人们抽着烟、忙着活，夹
带说些糗事乐事，间或呷口茶。

淋烫，刨刮，清洗，倒挂，开剖，老
斗古负责分割，或划或剔，犹如
庖丁解牛，刺啦几声，线路丝滑，
或切或剁，骨肉分离，大卸八块。
主人家需砍几斤前腿肉送人的，
谁家要几斤五花肉做扣肉的，当
然也包括孝敬给屠夫的5斤槽头
肉，老斗古手起刀落，误差不过
一二钱，口里不忘飞一句“几漂
亮的猪肉哇”，平添几分价值感。

主家女人在灶屋里添柴烧
火，蒸饭备菜，念叨起一年来扯
猪草煮潲食掺米汤、热天撒石灰
灭虫菌、冷天铺稻秆御寒雪的啰
唆事，累病在床上还要硬撑着爬
起来喂猪食，真是猪肉贱如土，
口口皆辛苦，甚至时常一边给猪
挠痒、梳理鬃毛，一边数落男人
抽烟喝酒打牌不落屋的烦躁，感
叹种田起屋搭人情的操心。久而
久之，主人脚步一响，“二师兄”
哼哼哼欢喜得欲出圈，只要猪栏
里起高腔叫唤，主人便知晓它的
饿与寂寞。人与猪，赛道不一，心
思迥然，生命与生命的信息却是
互联互通。眼望着猪友彻底躺
平，且年年此番情景再现，女人
想着念着，不免心软微颤，眼眶
湿润，撸起围裙角擦拭眼泪。

“来来来，难为你吃了一年
的亏，天天起早摸黑煮猪食。”打
帮手的男人趁机为主家女人点
赞，老斗古秒接笑料：“她煮了一
年的猪食，今天大家一起来呷，
是的吧？”众人笑哈哈，一旁的女
人转瞬跟着呵呵呵。

吃杀猪宴也是有边界的，并
非网上那种蜂拥而至，不乏蹭吃
白吃，吃得只剩一地猪毛。一般
来说，当家人双方的长辈至亲会
借此小聚，分享油水。左邻右舍
闻声围拢来的，砍个十斤八斤，
手头宽裕的，立马按市价付钱，
荷包里一时挂空挡的，就打个商
量，先赊着，下次他家杀猪以肉
换肉，不过，喜提一顿杀猪宴还
是不必客气的。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
他自美”。精肉火锅、猪血汆汤、
香辣猪肠、溜猪肝、糯米粉蒸肉，
海碗堆起，一律撒上五香粉葱
花，看着飘香，舀一勺，溢香，入
口，爆香。男主人舀一壶新酿的
水酒，架在炭盆火上烧热，依次
哗哗哗满上碗。绿蚁新醅酒，红
泥小火炉，硬是吃出了“执豕于
牢，酌之用匏”的韵味。

腻了醉了，客家女主人的酸
醋泡红椒、泡藠头、泡刀豆、泡蒜
头，整一碗上桌，惊艳，垂涎，一
个个嚼得嘎嘣脆，酸爽无敌。

家里听话读书在行的满崽，
会得到一碗嫩如豆腐脑的猪脑髓
的奖赏。调皮捣蛋的小屁孩也可
以有，不过会领到一句训诫：吃吃
吃，吃成个猪脑子。

吃完杀猪宴，还有一个扫尾
动作，收拾猪毛，均匀地撒在门
前的出路上，三米五米，越长越
好，以示来年猪壮年丰，有余有
加，乐哉美哉。

腊八情深
汤媛姣

昨天下班前，办公室的同事忽然
说：“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好想喝
我妈妈熬的腊八粥哟。”一听这话，我
顿时觉得熟悉又亲切，因为每年的腊
八，母亲都会亲自为我们熬上一锅醇
香的腊八粥。

那天，我去农贸市场买菜，琳琅满
目的干菜、水果摆满货架，简直是一场
农产品的盛会。我瞧见干货区的食材
色彩鲜亮，便挑选了一些糯米、莲子、
百合、花生仁。走向收银台时，碰巧遇
上同事，她望着我手里大袋小袋的食
材，笑着问：“你这是在为腊八节做准
备吗？”“是啊，我们家年年都要喝腊八
粥，生活总不能少了仪式感。”

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家里种着
花生、绿豆、黑豆，母亲总会留下一
些，用袋子装好，收存在一个大大的
陶罐里。盛夏，我和姐姐去水塘里采
摘莲子，晒干收存；秋天，我们在树下
捡拾板栗和银杏果；再加上走亲戚
时，亲戚送的红枣……这些食材，全
被母亲细心地藏进了她的陶罐。这个

“百宝箱”对我们兄弟姐妹有着巨大
的吸引力，我们天天围着罐子转悠。
母亲为了妥善保存这些食材，只好把
陶罐锁进了木箱。

一进腊月，寒风裹着冰碴儿肆
虐，马路、菜地都被一层白霜严严实
实地覆盖着，行人冻得瑟瑟发抖。唯
有腊八这天，家里总是温暖如春。一
大早，母亲就把储存在陶罐里的食材
倒出来，连同糯米、小米一起装进盆
中，在水龙头下反复淘洗，再舀到筲
箕里滤干水分。随后，她架好洗净的
铁锅，吩咐父亲生火。母亲麻利地将
滤干的糯米、花生仁、莲子、红枣等食
材缓缓倒进锅里，加入足量的山泉

水，盖上锅盖。灶膛里的火“噼里啪
啦”地燃着，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
冒着泡，伴着我们兄妹几个的欢笑
声，仿佛奏响了一曲悦耳的歌谣。我
们时而钻进厨房探看，时而跑到屋外
嬉闹，个个脸蛋红扑扑的，欢喜得快
要发疯，因为我们马上就能喝到心心
念念的腊八粥了。

“妈，什么时候才能喝腊八粥
啊？”哥哥大着嗓门问。母亲一边轻轻
搅动锅里的粥，一边笑着答：“还早着
呢！”“爹，您把火生大点儿，我饿啦！”
姐姐扯着嗓子喊。“傻丫头，火太大，
粥该糊了。”父亲不紧不慢地往灶膛
里添着木柴。“妈，我昨天晚上做梦，
都在喝腊八粥呢……”我拽着母亲的
衣角嘟囔。“一群小馋猫！”母亲嗔怪
着，手里的锅铲却依旧轻轻搅动着。

我们兄妹几个围在灶台边，踮着脚
尖朝锅里望。只见花生仁早已褪去了红
外衣，板栗仁也剥下了黄外套，大红枣
胀得圆滚滚的，莲子和糯米黏黏稠稠地
缠在一起。铁锅里的腊八粥咕嘟咕嘟地
冒着泡，在火光与灯光的映衬下，泛着
深褐色的迷人光泽，整个厨房都飘满了
浓郁的香气，馋得我们直流口水。

终于，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端上了桌。喝上一口，全身顿时暖烘
烘的，连父母的脸上都泛着红光，哪
里还有半分寒意？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吃着香甜软糯的腊八粥，亲亲热
热，有说有笑。这，便是冬日里最温
暖、最幸福的时光。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想吃的美食应有尽有，但我总也忘不
了小时候和家人一起喝腊八粥的快
乐。那碗粥里，盛着的不仅仅是五谷的
香甜，更是浓浓的亲情，满满的爱意。

酒仙湖上的碉堡
谢向东

猪事乐
谭圣林

散文

现代诗

记事本 小小说 旧事

《给小孙女的诗三首》
过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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